
老同学来电话说，已很久没有吃过正
宗的高州荔枝了，嘱我买一点邮寄给他。
作为同窗好友，我义不容辞，放下电话，就
立即动身去买荔枝。

荔枝，我乡下的亲戚也有，但要吃上
正宗风味的高州荔枝，还得去东部的乡镇
去寻找。

我直奔根子镇，镇上的老乡说：“你来
迟了。”因为根子的荔枝成熟较早，品种上
乘的荔枝都卖完了。听了这话，心里一沉，
来到高州荔枝产量最大的地方，却无法买
到百来斤荔枝，那又能到什么地方去买
呢？老乡见我犹豫，很乐意地给我指路，经
他指点，我返回泗水镇。

路上看到几位中年妇女坐着电动车，
车上都驮着色相正佳的桂味荔枝，心中大
喜，心想：果然如老乡所言，看来泗水镇才
是桂味荔枝的主要产区。如果能买到这样
的荔枝邮去，老同学一定赞不绝口。一问
价，她们都笑着说：“你来迟了，荔枝已卖给
别人了，现在正给人家送去呢。到了这个
时候，今天能摘的荔枝都摘了卖完了。”我
心中一凉，不知如何是好。我承认我不是
一个懂买卖之人，经过两轮的折腾，我已六
神无主了。好在妇女们还热情，建议我到
分界镇去。

于是又原路返回，经根子镇到分界镇
去。一路上看到许多老乡驮着大筐小筐的
荔枝在路上赶，心生庆幸，可细看全是黑叶
品种。目及公路两旁，枝柯疏朗，没有荔枝
的影儿；游目远方，荔林随山形地势而连绵
起伏，没有了边际。心顿时犯难了：如此广
袤而陌生之地，到哪乡哪村哪户人家寻找
我心仪的荔枝呢？还是先到代收点去吧，
也许在那里能碰上好运气。刚停下车，就
看见一位老伯驮着一大筐荔枝进来了。一
看，色相鲜红，果圆饱满，大小匀称；尝一
颗，肉厚、核小、汁多、鲜美、纯甜。这是上
乘的桂味荔枝！这种荔枝一般早已被人私
下订购，很难公开买到。这等好事竟也能
让我遇上！心中极喜，心想，这回总可以完

成任务了吧！因为我知道这种荔枝难以买
到，便摆出势在必得的架势：不问重量，不
问价钱，就往我车上搬。突然一个壮汉黑
着脸跳出来高声说：“你来迟了，我们早在
电话上谈好价钱了……”

又是一句“你来迟了”。要是平常听
了此话倒没什么，但今天听着，倒让我心
生悲戚：一悲自己本事差。也算是个荔乡
之人，要找百来斤荔枝竟如此艰难！二悲
自己运数不好，在荔枝成熟大量上市的季
节，连买点荔枝这般简单之事也要折腾几
回。

考察我这一生的来路，不知经历多少
次“来迟了”。因读书“来迟了”，在“文化
大革命”中嬉戏荒废，弄得今天腹中无多
少墨水，工作力不从心；因成熟的心智“来
迟了，人生总抱着幼稚的心态对待所有的
人和事，结果往往被生活及社会世态的铜
墙铁壁撞得头破血流而不自知……像这
样的事太多了，命运如此，无法改变。

又是一轮折腾！我早已成了泄气的
皮球。一种自责之绪不断涌起。有些事
在别人那儿，触手可及，动辄就能办到，可
在自己这里却成了遥不可及的东西。我
深感到命运早已把我牵拽到一个黑暗的
胡同里，徬徨而无奈，但两腿只能往前赶，
光明的希望总是在前面，但黑暗又是那样
漫长。还是回家去吧，向老同学如实陈述
原委，祈望他能理解我的无能。在人情世
故的杂务堆里，不管事情的难与易，能尽
到自己十二分的人事和努力，纵然办不成
此事，亦无悔无怨了。

“怎么，还没有买到荔枝？”正在深深
自责中，回过神来，哦，问我的正是刚才那
位老伯。

“不用急嘛，我家里还有，跟我来吧！”
此话音并不高，但在我听来，似有千斤重
力，给我从来没有过的稳定与力量。他接
着解释说：“其实我家里还有一棵上乘的
桂味荔枝可以摘了，因为答应留给别人
的，所以刚才未摘来卖。看你这样急切，

想你一定急需。再说看你模样是一位教
师先生吧，我未曾读书，但我一向敬重老
师，所以我决定先把荔枝让给你。送人的
荔枝要靓，否则，别人会说闲话的……”霎
时，一股暖流流遍全身。一个素不相识从
未读书的老农民对我这位陌生人——
不！对我这位陌生的老师有如此的热情
和胸怀，以及对人情世故有如此豁达的考
量！原先内心的孤寂、无奈和徬徨渐渐地
被驱赶得烟消云散，取而代之的是对那人
的感激和记忆，那记忆已温存在我的内心
深处了。

真是“时来运转”，喜出望外。心中压
着的巨石终于掉了下来，如释重负。此
时，我感觉到这世界是挺美好的，因为毕
竟还有理解、关心、敬重与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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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
■杨得雨

你的身影包裹着灿烂的霓虹
高跟鞋敲着华丽的城市
长长的影子
像走动的字幕
我傻笑着站在街口
点着一支烟
想一夜的前途

回忆留在心里
像风留在树林
你脚步匆匆
总从我身边路过
影子变成夜
包裹了我的睡眠

回忆像时光打磨过的鹅卵石
沉淀在脑海
我的心事
只有你读得懂
时光的缝隙里
洒满一地思念
你穿着我的衬衫
走向不知名的地方
韶光照着你的微笑
但我知道你去哪里
都不会带我去

回忆像一柄重锤
击中我的胸口
你还是不停在我的脑海穿梭
大呼小叫地在我等你的街口
对着你的影子我抬起手
来一次严肃隆重的拥抱
你笑着说
我们都会靠岸
在路上手挽手
一路鲜花
四季开放

遇见
1981年春节前夕，河江大学76届衡

邑籍工农兵大学生聚会。同学们欣然起
舞，放声高歌。白雪打扮得时尚靓丽，舞
姿优美，成为聚会上一道美丽的风景线。

有人提议：“远方同学也献上一首歌
吧！”远方礼貌地站起来。同学们的脸上
流露出惊讶的神情，因为远方不是他们
的同学，大家并不认识他——是表姐晚
霞带他来玩的。

“我五音不全，歌唱得不好，还是给
师哥师姐们朗诵首我发表的诗吧！”远方
腼腆地说。掌声过后，远方旁若无人地
朗诵起一首《远山》。朗诵用心用情，声
音铿锵抑扬，字字句句透露出他渊博的
学识和过人的才华。白雪认真地聆听，
不住地点头，不由自主地向这位青年才
俊投去敬佩的目光。

远方寻个大厅角落坐下来。白雪主
动向远方打招呼，走过去，坐在他身边。
晚霞赶紧凑过去介绍远方的情况。

远方是一所名牌大学中文系的高才
生，今年考上的大学。远方在村里当过
生产队长、民兵连长、治保会主任、党支
部书记。恢复高考后，他没有到学校复
读，白天抓生产，晚上埋头苦读，经过三
年的努力，最终考上了理想的大学。白
雪被远方追求理想百折不挠的精神和横
溢的才华折服了，一种从未有过的青春
萌动撞击着她的心房。

那天，白雪和远方聊得深入投机，大
胆地向远方表达了爱意。远方被白雪的
美貌所打动，也向白雪伸出了橄榄枝。

远方和白雪相恋了。
白雪和远方爱情的火花绚丽了他们

的青春。从此，白雪的生活里有了月圆
之夜的浪漫，枯燥的生活变得多彩绚
烂。远方情有所托，精神焕发。

牵手
两人鸿雁传情。每当白雪读着远方

富有哲理的爱言情语，她会热血沸腾欣
然忘我，似乎在读他的人品，品他的才
气，恨不能把那些情语熟记于心。远方
的才学掩盖了外在形象的不足，白雪对
远方崇拜有加，对他的爱更加坚定不移。

远方和白雪交往中，发现他和白雪
性格落差大。白雪强势，凡事只有服从
不许越位，和她在一起少了自主性，产生
了强烈的压抑感距离感。

从远方读大二起，白雪每月都去北
京看望他，远方对此很不乐意，见到白雪
只是浅浅的问候。她对远方的爱如飞蛾
扑火、瀑布投潭般义无反顾。

远方家在农村，弟兄三人，两个哥哥
没有娶上媳妇，家庭条件不好，供养他读
大学有困难。白雪父母都是高级知识分
子，家庭条件优渥。她大学毕业后分配
到一所市直专科学校教书，她用工资资
助远方上学。

大四那年暑假，白雪和远方的爱情
几乎走到了尽头。她对他的爱如骄阳烈
火，而他对她的爱平淡如水。白雪感受
不到被爱的甜蜜。

“你到底爱不爱我？”白雪有点歇斯
底里地追问远方。“我触摸不到爱你的幸
福感觉，我们慢慢培养感情吧！”远方的

回答轻松而平淡。这样一个敏感话题，
他说得如此轻描淡写。白雪觉得他辜负
了她的爱她的付出。白雪委屈的怒火一
下子窜上心头，抬手给了远方一记耳光。

远方走了，白雪没挽留住远方。她
只有一个信念：一定要留住这份爱！她
呼喊她的同事到车站去找他。在同事们
的劝解和白雪的哀求下，远方不情愿地
回到了她的身边。白雪给远方作了深刻
检讨道了歉。远方重新审视了他和白雪
的爱情，他觉得白雪是深爱他的女人，对
他这样爱到骨子里的女人应该珍惜而不
应放弃，他觉得自己亏欠愧对白雪，远方
似乎醒悟了。那夜，远方那盆微弱的爱
情之火终于没有熄灭。

大学毕业后，远方留在了北京。这
就意味着他们结婚后要过牛郎织女的日
子。白雪动用关系，把远方从北京调回
她生活的城市，安排在市直机关。

那年春节，白雪牵着远方的手踏上
红地毯，走进了婚姻。白雪觉得牵住了
远方的手，就牵住了他的心他的爱，牵住
了一世的情缘一世的幸福。

离别
白雪和远方结婚第二年，有了爱情

的结晶。左边有丈夫右边有孩子，白雪
却仍然不时感到阵阵失落，感到自己深
深的执着的爱没有得到远方对等的温暖
的回报。远方把爱献给了文学。他的生
活里只有文学和书，每晚读书写作到深
夜。而她如他读过的陈书旧文、失败的
文稿弃置一边。远方对她的爱犹如一泓
静水，波纹不兴，涟漪不起。

爱情路上，白雪从如花似玉的姑娘
变成了风韵不存的老妇。即使这样，白
雪还是无微不至地照顾他，努力地去爱
他，希望他今后重燃爱火。

近几年，远方连续出版了几本有影
响力的书，成了知名作家。有个叫诗诗
的女孩写了一本书，找上门来让远方给
予指点雅正。诗诗是一位大学生，聪颖
靓丽，三十多岁了还孑然一身。

从诗诗踏进他们家门的那一刻起，
白雪就意识到远方会爱上她。白雪了解
远方，他不是没有爱，而是没有找到他爱
的人。其实，白雪和远方活得都很累，心
里都很苦。远方看诗诗的眼神告诉白
雪，他爱诗诗。

一个月色朦胧的夜晚，远方对白雪
说：“我们分手吧！这些年，我的爱已经
干涸了，我们活得都很苦很累……”他胆
怯地站在她面前，面如土色，声音随着他
的身体一起颤抖，而她的心却静如止
水。“既然我们不能相守，就选择分手
吧。”白雪坦然地说。

白雪茫然。远方释然。
白雪在单恋路上走了半生，在天命之

年，她最需要家庭温暖和丈夫关爱的时候，
二者都随着远方爱情凋萎而随风飘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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